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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大学学子的集体记忆
里，总有一抹温热的香气萦绕不
去——那是鼓楼校区汉口路校门
前，那家早已消失的“汉口路小吃
部”留下的味道。
“汉口路小吃部”诞生于1980年，

6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简陋却热闹：南
侧是厨房，一门一窗，宽大的窗口后，
总能望见一口沸腾翻滚的大锅，两位
女厨师身着白大褂正低着头，一手拿
面皮，一手拿木质刮馅板，飞快地给
馅、捏褶，新鲜的馄饨在案板上很快堆
成小山；北侧摆着几张旧方桌和长条
凳，便是食客们的落脚处。顶棚上悬
着一只孤零零的灯泡，光线昏黄却温
暖，地面铺着的黑砖被岁月磨得发亮，
一位老妇穿梭其间，默默收拾着碗筷，
擦净桌面的油渍。
这里也经营榨菜肉丝面，但最叫座

的，当属那碗辣油馄饨。每当热气腾腾
的白瓷碗端上桌，服务员总会笑着问上

一句：“阿要辣油啊（要不要辣油）？”那
软糯的方言腔调，听在学子耳中，竟像
说“Iloveyou（我爱你）”，瞬间熨帖了
晚自习后的疲惫，让人心里暖烘烘的。
那时的学子们经济条件有限，一

碗一毛七分钱的馄饨，便是最奢侈的
慰藉。晚自习结束，只要有人轻声提
议“阿要辣油啊？”，大家便心领神会。
师傅们穿着洁白的围兜现场包制，滚
开的汤锅从不熄火，客人随到随下，几
分钟便能端上一碗热乎的馄饨。咬开
薄如蝉翼的馄饨皮，鲜美的汤汁瞬间
涌出，再舀一勺喷香的辣油浇上，那滋
味从舌尖直抵五脏六腑，熨帖得让人
忘却所有寒窗苦读的辛劳。
冬天的小吃部，是校园里最温暖

的避风港。门口挂着一块洗得发
白的灰棉布帘，隔绝了室外的凛
冽寒风，帘内却热火朝天——男
生们裹着厚重的军大衣，挤在桌
旁埋头吃馄饨，热气氤氲了眼镜

片，吃完一碗，浑身的寒气便消散无
踪。那时取餐从不用盘子，全靠手端，
人多拥挤时，便端着碗站在角落，边吹
边吃，喧闹中满是烟火气。到了夏天，
小吃部附近的冷饮店也成了热门去
处：大金属冰柜里塞满了冰棍、马头牌
冰砖和汽水，还有带龙头的大罐子装
着冰镇酸梅汤，酸甜解暑，让人难忘。

然而，时光终会带走喧嚣。随着
本科新生陆续迁至其他校区，汉口路
小吃部渐渐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客源
日益稀疏，最终关门。可那一碗鲜醇
的辣油馄饨，那一声带着南京方言软
糯尾调的“阿要辣油啊”，却早已深深
镌刻在无数学子的记忆里，成为青春
最鲜活的注脚。

一碗馄饨里的大学时光
孙江林

对于身处清贫境遇的古代文人
而言，书房往往也都狭小简陋，还多
是住房与书房合一。内里也许只有
一方书案、几卷图书、一盆菖蒲、一
缕清香。虽无华丽装饰，却并不影
响以此构建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
并摆脱世俗的束缚，与古人对话，与
自然共鸣，实现“谈笑有鸿儒，往来
无白丁”的理想境界，从而达到物质
极简与精神极丰的统一。
简陋的书房，便会因主人的德

行、成就和雅趣而熠熠生辉了。
《聊斋志异》这部中国文言小说

的巅峰之作，书名取自作者蒲松龄
的书斋名“聊斋”。
书中，蒲松龄在人、鬼、妖、神之

间，创造出了一个个超乎想象的短
篇故事。而这些故事，大多创作于
他的书斋“聊斋”。
现实中，蒲松龄纵有高超的文

学造诣，却并没有因此在科举之路
上实现人生的逆袭。
自顺治十七年（1660）直至康熙

四十一年（1702），从21岁考到63
岁，蒲松龄参加了十次乡试，次次落
榜，终其一生未能中举，至晚年方获
岁贡。
聊斋故居位于淄博市淄川区洪

山镇蒲家庄，对于一生清贫的蒲松
龄而言，这既是他的居所，也是他的
书房。
“聊斋”二字，其命名核心取

“姑且闲谈”之意，兼含“聊以卒岁”
之感，寓意安贫乐道、寄怀孤愤的精
神追求。
日常里，民间相传蒲松龄喜欢

请人到书房闲谈，常设烟、茶于路
边，免费招待过路人，听他们讲述奇
闻轶事。一旦听到有用的“材料”，
便会记录下来，然后润色整理成小
说。奇“异”的故事，便由“志”（记
录）而产生了。
聊斋可以想见地简陋，只有一

张桌子、一盏青灯、一方砚台，蒲松
龄却在这里写下“集腋为裘，妄续幽
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聊斋自志》）。

在蒲松龄独特的视角和笔触
下，狐鬼花妖的虚幻故事足以映射
现实社会，想象奇幻却贴合现实人
情，花妖狐魅也多具人性，展现了广
阔而复杂的人间百态，于中寄托了
一种警世醒民的深意。鲁迅将之评
价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老舍
则言：“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聊斋志异》中，多有关于书房

的情节出现。
《连琐》中，杨于畏移居泗水岸

边，书房紧邻旷野，墙外就是古墓，
深夜他在书房独坐读书时，听到墙
外女鬼连琐的吟诗声，开启了人鬼
相知的故事。
《聂小倩》中，宁采臣将聂小倩

葬在自己书房外面，聂小倩也常到
宁生的书房中就烛诵经。

安贫乐道居聊斋
李显坤

平地一深沟，天生大裂缝。
好似阴曹地府，仿佛阎罗宝殿，犹

如东海龙宫，更若仙葩阆苑。
马岭河大峡谷，就蛰伏在贵州省

兴义市城区东北6公里。
此地属乌蒙山脉、珠江流域，众水

南流。马岭河发源于白果岭，上游清
澈蜿蜒，名为清水河；流至兴义市境，
水势趋缓，又名湾塘河；进入此地，地
势骤然跌落，水流落差加大，致使水性
大变。
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质，湍急的

河水在马别大寨和马岭寨之间，循着
岩层最脆弱之处，猛然切割出一条宽
50米至150米、深120米至280米的大
峡谷。两侧众多溪流和暗河因下切速
度滞后于主流，形成了上百条高逾百
米的瀑布，宽窄不一，胖瘦不均，粗者
如巨龙吐水，声震山谷；细者似天女散
花，袅袅婷婷。白白的，细细的，长长
的，溅起千堆雪，腾起万缕烟。
众多散水，谷底归一。流出去，便

是马岭河。
马岭河，正是兴义市的母亲河。
此时，我们行走在马岭河峡谷的

最深处，距离地面200米之下。头顶
一线天光，脚下万水轰鸣。

明丽的阳光射入，处处飞瀑，一谷
烟雨。从地面跌落的粗粗细细的流
水，在半空中被扯碎、拉长，化为一缕
缕、一匹匹轻薄透明的纱帐，飘飘缈
缈，随风摇曳。风起时，纱幔被吹散，
变为一片片、一团团乳白色的薄雾，氤
氤氲氲。阳光中，又化身为一道道迷
离的彩虹。
谷顶就是地面，就是人间，与普罗

大众平行，而这里，是地层下，是负地形。
的确，我们仿佛进入了地球的腹

腔，漫步在大地的心脏里，倾听着喀斯
特深沉的心跳。
这里，实在是喀斯特地质的立体

展示。
洞顶和岩壁上，悬挂着垂垂欲滴

的石钟乳，千奇百怪。微如莲花，晶莹
剔透；硕如巨浪，汹涌澎湃；状若灵芝，
祥云缭绕；形似木耳，丛丛叠叠。花瓣
和叶片肥肥胖胖、水水灵灵，仿佛轻轻

触碰，就能溢出琼浆玉液。有的像是
狼心狗肺、驴肝马胃，一蓬蓬、一层层，
还有的呈现雄鹰状、虎爪状、鳞片状。
整个谷壁，俨然一条天然形成的

规模宏大的浮雕长廊。每一处细节，都
历经了千万年时间之手的精雕细琢。
洞中地面上，却是另一重天地。

好像海狮异兽的乐园，憨态可掬；仿佛
圣洁莲花的道场，宝相庄严。一丛丛
石笋从幽暗中破出，敦实如杵，冥然兀
立，形成一片片凝滞的石林。角落处，
还睡卧着几头水淋淋的石海狮，正在
深深入梦、默默长大。

一切都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活
性的、灵动的。每一挂瀑布，每一根石
笋，每一片钙华，每一方绿苔，都是一
个小单元，都是一个小宇宙，都在按照
大自然的律令，进行着极其缓慢却从
无停歇的跳动和运动。

这所有的运动，汇聚了马岭河大
峡谷震耳欲聋的轰鸣，昭示了大自然
能量无比的脉动，从而构成了健康的
地球、青春的地球、神秘的地球。

马岭河大峡谷，在地理学家眼中，
是地球最深重的伤口。

但对于全世界的游客来说，却是
云贵高原最美丽的酒窝！

马岭河大峡谷
李春雷

●如梦令 林帝浣 画

“古代文人的书房”系列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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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篇外国寓言题为《荒芜的花园》，讲的是一位贵
妇人和她的花园的故事。
贵妇人在城外修了一座大花园，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来游玩。贵妇人见人们在她的园子里尽情地唱歌、
跳舞、欢笑，越看越生气，就叫仆人在园门外挂上一块
牌子，上面写着：“私人花园，未经允许，请勿入内！”
但效果并不好，人们还是蜂拥而入，在园子里肆

意游逛。后来贵妇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把园门外的牌子换上新内容：
“欢迎来此游玩，为安全起见，特别提醒大家，花园的草丛里有毒蛇，一
旦被咬，会有生命危险。”游客看到警示牌后，再也不敢踏进花园一步。
贵妇人达到了目的——但，几年后，她的大花园竟然荒芜了。
荒芜的花园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警示：花园的价值，不止于花草繁

茂，还在于有人鉴赏。一束花，一丛草，因为有人驻足欣赏，才有意义。
贵妇人以为自己拥有花园，因为自己的占有欲而赶走了游人，其实也扼
杀了花园的生机。
人的内心，也很像一座花园。那些花草树木就是我们的思想、情

感、情绪，分享则是阳光、雨露和春风，只有敞开心扉让别人走进来，内
心才会变得丰盈，富有活力。如果关闭了心灵的花园，等于自我封闭，
就像花草树木得不到阳光雨露的滋润一样，最终会慢慢枯萎，我们内心
的河流便也干涸了。
避免内心荒芜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会与人分享，彼此互相成全——

打开心门，让生命在交流中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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